
秋
風
起
，
蟹
腳
肥
。
當
一
眾
喜
食
大
閘
蟹
的
朋
友
，
正

準
備
放
量
享
用
這
一
道
秋
日
珍
饈
時
，
食
環
署
的
一
紙
監

測
報
告
，
讓
已
經
熾
熱
的
食
慾
頓
時
被
打
入
冷
宮
。
雖
說

拚
死
吃
河
豚
是
段
佳
話
，
冒
着
健
康
風
險
去
剝
殼
剔
肉
，

心
裡
總
歸
是
不
太
自
在
。

大
閘
蟹
驗
出
致
癌
物
質
二
噁
英
，
對
我
這
樣
的
食
客
沒
有

絲
毫
影
響
。
吃
蟹
於
我
而
言
，
就
像
是
吃
鮑
魚
或
者
燕
窩
，

並
沒
有
好
吃
或
者
不
好
吃
之
分
，
只
有
吃
與
不
吃
之
間
的
無

謂
感
。
舌
頭
是
天
生
的
，
對
味
道
的
辨
別
和
喜
好
，
是
日
久

年
深
的
點
滴
累
積
。

比
如
榴
蓮
，
喜
食
者
，
視
為
果
中
之
王
，
不
喜
者
聽
聞
榴

蓮
二
字
，
便
要
掩
鼻
疾
走
，
我
屬
於
掩
鼻
疾
走
那
類
人
。
有

一
年
，
榴
蓮
價
貴
，
新
來
的
文
員
小
姑
娘
首
次
出
糧
，
買
了

一
顆
碩
大
的
榴
蓮
回
來
請
客
。
為
此
，
我
整
整
三
天
沒
有
回

公
司
。
數
年
之
後
，
我
對
榴
蓮
的
過
激
之
舉
，
還
被
不
斷
當

做
笑
談
提
及
。

人
的
妥
協
和
這
適
應
潛
能
，
常
常
超
出
自
我
設
定
。
我
不

喜
食
榴
蓮
，
但
也
漸
漸
地
沒
有
最
初
那
樣
大
的
反
應
。
城
市

就
這
麼
大
，
適
合
居
住
的
地
方
也
就
這
麼
多
，
若
不
存
一
段

包
容
，
又
如
何
能
安
之
若
素
，
又
如
何
能
安
之
若
命
。
即
便

拋
卻
紅
塵
喧
囂
，
離
群
獨
居
在
終
南
山
上
，
也
還
是
要
學
會

如
何
與
人
相
處
，
因
為
就
連
終
南
山
上
，
常
年
居
住
的
隱
士

也
數
以
千
計
。
出
來
讀
書
，
出
來
做
事
，
自
然
會
遇
到
南
腔

北
調
、
口
味
鹹
淡
相
異
的
人
，
調
調
不
同
的
不
必
湊
在
一
起
，
心
性
迥

異
的
各
自
精
彩
，
偶
然
擠
在
一
個
屋
簷
下
避
雨
，
彎
唇
相
視
一
笑
的
遷

就
，
一
定
是
必
備
品
。

記
得
有
一
回
，
我
和
三
個
和
尚
一
群
居
士
出
門
。
他
們
虔
誠
向
佛
，

我
只
是
看
看
風
景
，
了
解
風
土
人
情
罷
了
。
飛
機
在
新
加
坡
降
落
之

後
，
當
地
熱
心
的
居
士
前
來
接
應
。
稍
作
休
整
，
又
搭
船
過
馬
六
甲
海

峽
，
到
了
印
尼
的
民
丹
島
。
島
上
靜
謐
恬
淡
，
頗
有
幾
分
與
世
無
爭
的

氣
味
。
我
們
住
在
一
座
寺
廟
裡
，
梵
音
繞
樑
，
蓮
香
沁
人
，
於
我
而

言
，
亦
是
不
可
多
得
的
體
驗
。

島
上
的
首
富
是
華
裔
，
一
家
子
都
誠
心
向
佛
。
既
是
母
國
來
人
，
又

是
佛
門
師
傅
，
首
富
夫
妻
很
熱
情
，
相
邀
去
其
府
上
做
客
。
華
麗
舒
適

的
大
別
墅
，
出
門
便
是
私
家
高
爾
夫
球
場
。
欣
賞
完
一
閣
一
閣
的
古
玩

珍
寶
之
後
，
我
們
落
座
在
庭
院
裡
的
大
草
坪
上
。

島
上
的
夜
裡
暑
熱
難
耐
，
主
人
盛
情
，
特
意
讓
人
搬
來
一
格
一
格
冷

藏
在
冰
箱
裡
的
榴
蓮
肉
，
給
我
們
享
用
。
在
場
的
同
伴
雀
躍
不
已
，
大

快
朵
頤
。
幾
位
師
傅
也
吃
得
津
津
有
味
。
榴
蓮
特
有
的
氣
味
，
一
時
間

籠
罩
了
整
個
庭
院
，
濃
得
化
不
開
。
靜
默
了
片
刻
，
我
走
去
別
墅
花
園

裡
，
看
火
龍
果
開
花
。
火
龍
果
的
花
和
曇
花
極
像
，
象
牙
色
的
花
瓣
，

修
長
微
卷
，
乘
着
月
色
，
尤
其
嬌
媚
。

首
富
見
冰
鎮
榴
蓮
如
此
受
青
睞
，
當
晚
散
場
時
又
約
定
，
第
二
日
再

去
他
的
榴
蓮
園
現
摘
現
吃
。
果
然
，
第
二
天
午
後
，
便
有
車
子
來
廟
裡

接
我
們
。

生
平
第
一
次
看
到
榴
蓮
樹
，
並
不
似
我
想
像
中
的
矮
粗
結
實
，
不
僅

葉
細
樹
稀
，
棵
棵
都
在
十
幾
二
十
米
以
上
，
粗
粗
看
去
倒
有
點
像
桉
樹

或
者
木
棉
。
原
來
榴
蓮
無
須
採
摘
，
熟
了
會
自
然
跌
落
。
首
富
家
的
園

子
裡
，
大
部
分
榴
蓮
已
經
成
熟
落
地
，
還
掛
在
樹
上
的
，
零
星
幾
個
，

仰
着
脖
子
望
了
望
，
多
半
顏
色
都
還
是
青
綠
，
個
頭
也
小
。

我
們
坐
在
樹
下
的
寮
棚
裡
，
地
上
一
排
排
，
全
是
才
摘
下
來
的
榴

蓮
，
表
皮
微
黃
，
尖
刺
鋒
利
，
個
個
碩
大
飽
滿
。
首
富
親
自
操
刀
，
揀

個
兒
大
的
切
西
瓜
一
般
，
劈
開
了
好
幾
隻
，
一
牙
一
牙
，
擺
滿
了
桌

子
。首

富
說
：﹁
你
果
真
一
口
都
不
吃
嗎
？
能
坐
在
榴
蓮
樹
下
吃
榴
蓮
的

機
會
不
會
太
多
噢
。﹂

看
着
他
們
夫
妻
鼓
勵
的
笑
臉
，
我
鼓
起
勇
氣
端
起
一
牙
，
用
舌
尖
略

微
勾
了
一
下
，
不
似
想
像
中
的
腥
臭
，
卻
也
並
不
香
甜
。
生
活
中
有
過

許
多
次
這
樣
的
觸
碰
，
可
與
不
可
之
間
，
沒
有
喜
歡
也
並
不
厭
惡
，
不

勉
強
自
己
應
該
是
底
線
。

我
朝
他
們
夫
妻
笑
了
笑
，
放
下
榴
蓮
，
走
去
海
邊
。

有
海
鷗
正
飛
得
恣
意
。

大閘蟹與金榴蓮

蕭
紅
與
端
木
蕻
良
兩
人
在
創
作
路
上
，
卻

取
得
前
所
未
有
的
默
契
。

打
個
比
方
，
蕭
紅
在
重
慶
開
筆
的
︽
呼
蘭

河
傳
︾
和
︽
馬
伯
樂
︾
，
是
待
到
香
港
才
完

成
的
，
這
也
有
着
端
木
的
一
份
功
勞
。

起
初
，
蕭
紅
對
︽
呼
蘭
河
傳
︾
小
說
的
書
名
感

到
猶
豫
不
決
，
恰
恰
是
端
木
給
她
出
的
主
意
。

端
木
讀
過
︽
尼
羅
河
傳
︾
，
覺
得
書
名
有
氣

勢
，
建
議
蕭
紅
以
她
家
鄉
呼
蘭
縣
的
呼
蘭
河
命

名
，
這
就
是
︽
呼
蘭
河
傳
︾
書
名
的
由
來
。

端
木
還
破
天
荒
為
蕭
紅
畫
插
圖
，
這
在
孔
海
立

的
︽
端
木
蕻
良
傳
︾
和
袁
權
的
︽
蕭
紅
全
傳
︾
都

提
到
此
事
。

蕭
紅
的
︽
小
城
三
月
︾
於
一
九
四
一
年
七
月
在

︽
時
代
文
學
︾
第
一
卷
第
二
期
發
表
，
文
末
註

道
：﹁
一
九
四
一
年
，
夏
重
抄
。﹂
可
見
這
是
一

九
四
零
年
末
或
四
一
年
初
寫
成
的
，
大
抵
是
蕭
紅

寫
的
最
後
一
篇
小
說
。

小
說
刊
載
時
還
有
兩
幅
插
圖
，
一
幅
署
名﹁
金

詠
霓﹂
，
一
幅
署
名﹁
京
平﹂
︵
荊
坪
︶
，
都
是

端
木
蕻
良
的
筆
名
。

一
幅
畫
的
是
哈
爾
濱
的
馬
車
伕
在
大
雪
中
奔

跑
；
一
幅
畫
的
是
翠
姨
、
松
花
江
對
岸
的
景
色
和

近
處
的
啤
酒
桶
。

端
木
沒
有
去
過
哈
爾
濱
，
對
哈
爾
濱
不
熟
悉
，
蕭
紅
就
給

他
出
主
意
。

端
木
按
照
蕭
紅
的
意
思
作
了
這
兩
幅
插
圖
，
連
學
過
畫
的

蕭
紅
亦
大
為
讚
賞
，
她
高
興
地
在
畫
上
加
題﹁
小
城
三
月﹂

和
簽
名
。
署
名﹁
金
詠
霓﹂
是
從
︽
楚
辭
︾﹁
虹
霓
紛
其
朝

霞
兮﹂
而
來
，
抒
發
一
種
嚮
往
的
心
情
，
俱
見
端
木
的
才

氣
。可

見
，
端
木
與
蕭
紅
在
創
作
上
是
相
濡
以
沫
的
，
這
也
許

正
是
他
們
兩
人
結
合
的
最
大
基
石
。

端
木
蕻
良
是
多
才
多
藝
的
作
家
，
他
不
光
詩
、
文
章
寫
得

好
，
還
擅
書
畫
。
他
曾
送
過
我
兩
幀
畫
、
一
張
條
幅
，
文
友

瀏
覽
後
都
予
稱
許
。

兩
幀
畫
，
一
張
是
羅
漢
松
，
一
張
是
風
荷
，
都
是
水
墨
國

畫
，
不
設
色
，
更
顯
其
功
夫
。

羅
漢
松
莽
莽
蒼
蒼
，
粗
壯
的
枝
幹
和
如
戈
戟
的
針
葉
，
頗

見
精
神
；
風
荷
墨
色
厚
重
，
迎
風
右
擺
，
柔
中
見
剛
，
別
有

韻
致
。

（
「
蕭
紅
的
男
人
」
之
七
）

彥
火
註
：
端
木
蕻

良
在
一
九
八
零
年
七

月
初
畫
了
兩
幀
畫
給

我
，
一
張
是
「
羅
漢

松
」
，
一
張
是
「
風

荷
」
，
都
署
上
「
巧

月
作
」
，
是
有
特
別

用
意
的
。
巧
月
指
七

月
，
這
兩
幀
畫
正
是

在
七
月
七
日
七
夕
節

那
段
期
間
畫
的
。
七
夕
節
是
牛
郎
織
女
相
會
的
日
子
，
今
人

已
目
為
「
中
國
情
人
節
」
。
端
木
蕻
良
的
畫
題
為
「
風

荷
」
，
相
信
是
暗
喻
蕭
紅
的
出
污
泥
而
不
染
、
迎
風
彌
堅
的

美
德
和
性
格
，
而
「
羅
漢
松
」
則
表
徵
強
壯
而
堅
定
的
意

念
，
難
免
有
端
木
蕻
良
自
況
自
喻
的
影
子
。

銀河夜夜相望(下)

世
衛
警
告
寨
卡
病
毒
極
大
可
能
在
亞
洲
傳
開
，
叫
孕
婦
們

都
害
怕
。
而
寨
卡
疫
苗
又
說
正
被
研
發
，
相
信
不
日
推
出
。

記
得
當
年
伊
波
拉
病
毒
，
同
樣
嚇
得
全
球
人
心
惶
惶
，
但

太
久
製
不
出
疫
苗
來
，
疫
情
便
沒
了
，
連
美
國
在
非
洲
建
的
伊

波
拉
診
所
及
研
究
所
都
關
門
大
吉
，
儼
如
鬼
城
。

我
當
然
不
是
指
疫
情
告
急
，
現
在
只
是
疫
苗
製
作
的
前
奏
期
。
誰

敢
公
開
下
這
結
論
呢
？
我
只
是
想
提
一
提
寨
卡
與
孕
婦
最
擔
心
的
小

頭
症
之
間
的
連
繫
，
其
實
還
未
被
確
立
。
一
是
只
有
巴
西
在
寨
卡
感

染
地
區
中
有
最
高
比
率
的
小
頭
症
；
二
是
寨
卡
一
直
都
存
在
，
但
從

前
並
未
有
小
頭
症
報
告
。

美
國
疾
控
中
心
提
供
過
其
他
可
能
性
，
包
括
缺
乏
維
他
命
A
、
含

有
毒
化
學
品
的
環
境
、
孕
婦
感
染
到
其
他
病
毒
等
等
。

而
近
期
就
有
新
報
告
去
確
認
這
一
點
，
結
果
與
其
他
疫
情
當
然
相

差
無
幾
，
就
是
大
部
分
當
代
疫
情
都
是
人
為
的
。

一
是
一
群
阿
根
廷
科
學
家
提
出
巴
西
長
期
用
一
種
叫

Pyriproxyfen

的
驅
蚊
藥
，
由
二
零
一
四
年
直
接
加
進
水
中
，
雖
然

是
有
監
察
着
分
量
，
但
竟
然
沒
有
監
察
過
對
人
類
的
安
全
，
而
是
一

直
只
量
度
殺
蚊
的
程
度
。
這
化
學
物
會
令
蚊
子
發
育
不
全
。

二
是
加
拿
大
約
克
大
學
發
現
有
接
種
登
革
熱
疫
苗
的
地
區
，
有
更

多
寨
卡
病
毒
嚴
重
的
病
情
。
科
學
家
解
釋
，
接
種
過
登
革
熱
疫
苗
，

竟
令
寨
卡
病
毒
更
活
躍
。
那
就
像
不
同
的
肺
炎
型
號
，
人
在
接
種
十

三
價
疫
苗
後
，
其
他
型
號
會
火
速
冒
起
，
引
起
更
多
疫
苗
以
外
肺
炎

菌
的
呼
吸
道
感
染
。

所
有
研
究
都
仍
在
初
步
階
段
，
但
若
懂
醫
療
史
，
就
會
知
道
這
是
現
代
醫
學

的
死
路
一
條
。
驅
蚊
劑
可
用
精
油
及
草
藥
包
，
不
夠
化
學
物
方
便
，
不
用
；
所

有
疫
情
最
重
要
的
是
衛
生
環
境
及
營
養
，
偏
偏
要
派
疫
苗
，
顧
此
失
彼
。

這
類
集
合
環
境
因
素
及
個
人
因
素
的
研
究
，
近
年
相
繼
出
爐
，
卻
不
被
正
統

醫
學
承
認

︱
很
多
環
境
學
家
批
判
疫
苗
，
因
為
其
重
金
屬
打
入
嬰
兒
的
含

量
，
比
成
人
吸
入
重
金
屬
比
重
高
幾
倍
；
他
們
又
指
出
除
草
劑
︵
沾
上
蔬
果
，

再
供
人
食
用
之
後
︶
與
嬰
兒
疫
苗
的
交
叉
影
響
，
令
嬰
兒
自
閉
率
不
斷
上
升
。

但
這
些
報
告
很
快
會
被
藥
廠
及
商
家
標
籤
為
證
據
不
足
，
因
為
阻
他
們
做
生

意
。
流
感
高
峰
又
來
，
政
府
又
叫
人
接
種
疫
苗
，
還
有
用
可
引
致
敏
感
的
漂
白

水
清
潔
家
居
。
天
呀
！

疫情製造恐慌

培
僑
中
學
已
經
度
過
七
十
個
寒
暑
，
我
本
人

也
在
學
校
服
務
了
六
十
九
年
，
可
以
說
，
我
是

和
學
校
一
起
成
長
的
。

培
僑
中
學
已
經
從
一
家
中
學
發
展
成
一
個
教

育
機
構
，
下
轄
有
培
僑
中
學
、
培
僑
小
學
和
培

僑
書
院
，
合
共
有
學
生
四
千
餘
人
。

培
僑
當
年
建
校
的
宗
旨
，
是
希
望
辦
的
不
僅
是
一

家
普
通
的
中
小
學
，
而
更
重
要
的
是
要
作
為
一
個
愛

國
的
革
命
陣
地
，
為
新
中
國
的
催
生
貢
獻
一
己
的
力

量
。二

戰
結
束
以
後
，
國
民
黨
政
權
在
戰
後
的﹁
劫

收﹂
中
加
速
腐
化
。
官
僚
們
爭
相
掠
奪
資
源
，
據
為

己
有
，
大
失
民
心
。
一
個
腐
敗
的
政
權
搖
搖
欲
墜
。

香
港
的
特
殊
地
理
和
政
治
地
位
，
使
它
成
為
中
國
革

命
的
樞
紐
和
後
勤
據
點
，
當
年
集
中
了
若
干
革
命
力

量
，
並
吸
引
東
南
亞
愛
國
僑
胞
特
別
是
青
少
年
人
前

來
領
略
中
國
革
命
氣
息
和
準
備
回
國
參
加
革
命
鬥

爭
。
培
僑
中
學
應
運
而
生
，
既
是
香
港
的
一
個
革
命

基
地
，
也
是
為
革
命
力
量
進
出
祖
國
的
重
要
轉
運
站
；
既
在
香

港
宣
揚
愛
國
思
想
，
也
為
新
中
國
的
誕
生
培
育
人
才
。

正
是
這
樣
，
我
們
這
樣
的
一
家
愛
國
學
校
，
便
成
為
港
英
當

局
的
眼
中
釘
，
時
刻
準
備
對
我
們
動
手
。
先
於
一
九
五
八
年
將

我
校
前
校
長
杜
伯
奎
強
行
遞
解
出
境
，
繼
而
於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要
逮
捕
我
而
誤
中
副
車
，
而
我
則
不
得
不
轉
入
地
下
達
三
年

之
久
。

雨
過
天
晴
，
回
歸
以
後
，
承
首
任
行
政
長
官
董
建
華
的
鼓

勵
，
我
們
學
校
連
續
擴
充
，
早
前
在
天
后
廟
道
興
建
新
的
中
學

校
舍
，
再
在
小
西
灣
的
新
址
恢
復
辦
理
培
僑
小
學
，
最
後
，
在

沙
田
大
圍
興
建
規
模
更
大
的
包
括
中
小
學
的
、
以
英
語
和
普
通

話
為
主
要
教
學
語
言
的
培
僑
書
院
。

今
年
是
培
僑
建
校
七
十
周
年
紀
念
的
日
子
，
回
憶
往
事
，
歷

歷
在
目
。
今
天
的
教
職
員
工
，
享
受
着
與
一
般
公
立
學
校
同
樣

的
高
薪
厚
祿
，
與
我
們
在
回
歸
前
的
低
薪
苦
幹
形
成
強
烈
對

比
。
撫
今
思
昔
，
飲
水
不
忘
掘
井
人
，
願
大
家
同
心
合
力
，
把

培
僑
機
構
三
家
學
校
辦
得
更
好
，
共
創
新
的
輝
煌
！

七十校慶感言

近
日
在
網
絡
看
到
一
首
日
本
十
三
歲

小
朋
友
寫
的
詩
，
翻
譯
成
中
文
是
：
會

因
為
逃
跑
被
罵
的
，
大
概
只
有
人
類

了
。
其
他
的
生
物
都
順
應
本
能
，
不
逃

跑
就
不
能
生
存
。
為
什
麼
人
類
會﹁
不

可
以
逃﹂
，
摸
索
出
這
樣
的
答
案
呢
？

我
不
太
懂
日
文
，
甚
至
不
敢
確
認
這
首
詩

是
否
真
的
出
自
十
三
歲
小
朋
友
之
手
。
姑
且

當
其
確
有
其
事
，
這
首
詩
太
適
合
現
代
都
市

的
我
們
細
細
品
味
。
高
壓
的
工
作
環
境
，
其

中
一
條
重
要
規
矩
就
是
﹁
不
能
停
下

來﹂
︱
選
擇
這
條
道
路
，
你
就
要
堅
持
到

底
，
若
中
途
放
棄
、
改
道
而
行
，
就
是
逃

避
、
不
求
上
進
的
表
現
。
無
論
香
港
還
是
日

本
，
似
乎
都
有
類
似
的
集
體
思
維
。

然
而
適
當
的
逃
避
和
休
息
其
實
很
重
要
，

甚
至
能
讓
人
覺
得
自
己
真
正
活
着
。
不
然
，

每
晚
明
明
已
經
累
透
，
卻
還
想
熬
夜
看
一
會
兒
電
視
，
吃

個
宵
夜
，
玩
一
下
電
腦
手
機
，
犧
牲
精
神
和
健
康
，
不
就

為
了
感
受
那
短
短
幾
小
時
的
自
由
，
似
乎
覺
得
能
在
人
生

中
把
握
着
什
麼
？
這
是
弔
詭
的
一
點
：
看
似
妥
協
逃
避
，

卻
是
一
個
自
主
而
固
執
的
選
擇
。

這
就
是﹁
主
動﹂
的
逃
避
，
是
人
類
順
應
本
能
作
出
的

逃
跑
反
應
。
也
有
些
逃
避
是
相
對
消
極
的
，
若
從
八
字
命

格
的
角
度
來
看
，
有
些
人
天
生
喜
歡
逃
避
，
例
如
癸
未
日

出
生
的
男
子
，
往
往
在
職
場
、
情
場
都
給
人
沒
有
主
見
、

妥
協
順
從
的
感
覺
，
他
們
對
問
題
的
逃
避
，
往
往
是
少
有

主
見
的
本
能
反
應
。

我
以
前
總
會
難
免
希
望﹁
癸
未
男﹂
們
可
以
更
加
振

作
，
學
會
掌
握
人
生
。
但
現
在
看
來
，
偶
爾
逃
跑
也
許
只

是
本
能
反
應
。
只
是
，
不
帶
主
見
的
逃
跑
，
在
現
代
社
會

依
然
不
是
長
久
之
計
。
無
論
閣
下
命
格
是
不
是
天
生﹁
愛

逃﹂
，
若
在
逃
的
時
候
能
帶
着
適
當
的
主
見
，
跑
到
更
適

合
自
己
的
道
路
上
，
也
許
距
離
你
願
意
靜
下
心
來
、
迎
難

而
上
，
因
熱
愛
而
不
再
逃
跑
的
日
子
就
不
遠
了
。

主動逃避

輕盈地走上一個山坡。山坡不高，人能在上面
跳躍。我們邊走邊唱，一朵花就在眼前意外地一
亮。知道那花叫步步登高花，紅紅的顏色像太陽
一樣，揪着你的目光，是一路歡愉的模樣。在秋
天走進山野，如能看到一朵紅紅的、寂寞地開放
的花，總能讓波瀾不驚的眼眸閃出別樣的光芒。
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秋已深，樹葉早已發
黃，田野裡許多花都已凋謝了，蒼老衰敗的身體
奉獻出飽滿的果實或種子。那果實就像一枚枚五
顏六色的珍珠，種子則像生命搖動的精靈那樣，
隨時都可能投身風中，不知去向。我曾為它們擔
憂，擔憂它們在山風中零落，會被一陣又一陣的
風帶走；擔心它們在播種的季節中找不到一個停
靠的地方，鮮美的草地或肥沃的土壤，將那一枚
枚種子妥貼地收藏。
野花是夏天的景致，而果實則是秋天的驕傲。
只是田野裡的花，只對着山野嫵媚，對着山野歌
唱，少了些親近人類的機會，少了些愛美者的讚
賞。不過也不要緊，它們正好有機會開得恣意，
開得潑實，可以不擔心外形的完美與醜俊。無人
欣賞的花，正好安靜地生長。它們是一群一起來
又一起走的淘氣孩子，粗粗拉拉，大大咧咧，或
直立而起，或匍匐下並不高貴的身子。從從容
容，超脫於凡俗之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放眼山谷，悠然藍天白雲下的山坡上、亂石

中，除了太陽花樣的野菊外，便就是它，只是比
夏天單薄了些，低淺地開着，花盤若拇指般大
小。它們不聚眾，開得零零落落，潑辣而又陌生
地與你擦肩而過，近在咫尺，卻又遠遠躲避着你
那驚訝的目光和眼神。
起初我沒認出它是什麼花來。它的花在萬葉蒼
黃的土地上太過醒目，使我以為它們原本就是山
野裡的一株什麼植物，能夠經雪，能夠經霜，能
夠經得起勢不可擋的寒流與冬雪。誰曾想，它是
一株普通的花，它們曾經生活在村莊。然而，就
像山裡的菊花那樣，你對山菊花有着怎樣的讚
美，就可以對步步登高花有着怎樣的褒獎。
聽朋友說，步步登高花並不是純粹的野生花，
而是人工種植的植物，它生長的地方或許原本就
是一戶人家，一個村莊，是它們開花結籽後，由
風將它們的種子帶向了山野，使其在那裡安家落
戶，生根開花，繁衍走遠，沿着通向村裡的田徑
小路窈窕而去，夏天的村莊裡總會盛開着一些
花，其中就有步步登高花。
很小的時候就認識這種花，當年一位要好的玩

伴，她的母親喜歡花，每當春天來臨，便在小院
裡種上它，沿着低矮的窗戶，種下整齊的一排
花。一邊是綠色的菜畦，一邊是各類的花株。植
株長起來，花盤搭在窗下，高而修長的腰身，幾
近石榴樹的眼眉，舉目望去，簡直就是一道色彩

變幻的籬笆。這個來自熱帶的花卉，開放起來也
是熱烈奔放。
年輕的語文教師兼音樂老師喜歡它。那年他的

妻子懷孕了，不久為他生下一個漂亮的女兒，他
高興地指揮我們唱歌識字，用一根尺把長的教鞭
打拍子，舞得呼呼生風。在黑板上敲敲點點，一
節課點擊音符，一節課點擊漢字。我聽見他和他
的同事們說：「生活就像花一樣好。」同事說：
「那得看什麼花。」他回答：「步步登高。」他
的話，總能引來人們的歡愉和開懷。
這種花還有一個名字叫「百日菊」，有單瓣、

重瓣、卷葉、皺葉和各種不同顏色的品種。原產
於美洲熱帶的菊科植物，因花期長，花朵碩大而
被廣泛栽種，現已成為園林中常見的夏季草花。
書上說，喜溫暖、不耐寒，在這蕭瑟的秋天，它
的葉花也開始蒼老，沒有夏日的水靈，風雨中的
它們卻仍能開得安靜如詩，實在令人愛憐。
許多年前我居住的大院裡也曾種過，那是一個

不為私人所有的雜居的院落，成簇成片的百日菊
的花盤在陽光下昂揚着，花色艷麗，花型別致，
非常美麗。母親稱可做成漂亮的乾花裝飾在衣帽
上。我聽後曾經躍躍欲試，點綴在衣物上的乾燥
花，可是生命的再生呢，它的顏色可以歷經數年
也不褪色。記得一位作家寫過一篇有關親情友情
的文字，她對一位匆匆而過的婦人多少年後仍記
憶猶新，是因為第一眼看到她時草帽的邊沿上插
有一束美麗鮮活的小雛菊，黃色的幾枝，雅致而
富有朝氣，我相信那就是書上所說的百日菊。
母親也喜歡叫它「步步登高花」，說這花名寓
意好。我長大進城參加工作時，母親一針一線幫

我縫好被褥，拿上所需的用品，揮手就把我趕進
了一個遙遠的城市。她老說年輕就得多鍛煉、多
摔打，對花季之年的錘煉有頗多的好處。母親所
指的「頗多的好處」就是希望將來我能像步步登
高花那樣，身體結實，日子過得扎實，並且有好
的前程。
果不其然，做了一輩子百姓的我人到中年，仍
能對生活非常滿足，無論是生活條件也好，工作
也好，從沒讓自己陷入窘困，真的像母親所期望
的那樣，在人生的每一步中都能夠行走得踏踏實
實，步步穩健，才是母親真正的期盼。這裡所說
的「步步登高」不是花，也不是職位，是人生幸
福與歡樂，經得住歲月的漂洗。不是花，卻勝似
花。收穫的不是權力和財富，而是情感和友誼，
是生命的美好與精緻。
相聲演員馮鞏的母親早年畢業於輔仁大學，是一

位卓有成就的人民教師，她曾在一次訪談中談及對
兒子的期望和態度時說：「留給他萬貫家財，不如
留給他幽默感。」因為她知道，作為相聲演員，幽
默才是馮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比之不勞
而獲的財富，它才會真正福及你的一生。
步步登高是一種極其普通的花，它夏秋開花，
深秋就凋謝了。它不碧綠，也就沒有青翠欲滴的
感覺，它的葉子只是青葱，株杆修長，不枝不
蔓。它的身體一節一節往上長，每生長一節就長
出兩瓣對生的葉子，葉被上披着一層柔軟的綠
絨，極具樸素，只是花朵大，像小孩子的手掌。
花兒高舉着，鮮艷奪目，像燈盞，彷彿對我們
說：「在任何時候都不要放棄希望，對他人，對
自己。」

花一樣的燈盞

商
台
舉
行﹁
草
蜢
拉
闊
音
樂
會﹂
，
門
券
是

非
賣
品
，
觀
眾
憑
信
用
卡
積
分
換
飛
入
場
。
草

蜢
單
是
唱
他
們
的
首
首
金
曲
，
以
歌
會
友
，
已

可
滿
足
入
場
觀
眾
，
但
草
蜢
認
真
作
風
不
變
，

嘉
賓
陣
容
空
前
鼎
盛
。
雖
只
演
一
埸
，
草
蜢
剛

完
成
世
界
巡
迴
演
唱
會
雲
頂
站
返
港
一
星
期
便
要
開

騷
，
他
們
為
令
音
樂
會
與
別
不
同
，
特
地
與
不
同
歌

手
合
唱
，
包
括
楊
千
嬅
、
鄭
欣
宜
、
王
苑
之
、
C

A
llStar

、
新
青
年
理
髮
廳
、A

G
A

、Super
G
irls

及

聚
集
不
同
樂
隊
的
高
手
，
組
成
夢
想
中
的
樂
隊
，
除

把
首
本
名
曲
重
新
編
曲
外
，
又
高
唱
嘉
賓
的
名
曲
，

大
晒
唱
功
，
舞
功
更
不
在
話
下
，
很
有
新
鮮
感
。
感

動
一
刻
是
蔡
一
傑
自
己
填
詞
的
︽
媽
媽
︾
，
此
歌
為

紀
念
二
十
多
年
前
因
肺
癌
逝
世
的
蔡
母
，
專
業
如
蔡

一
傑
都
忍
不
住
哽
咽
落
淚
，
把
我
也
弄
哭
了
。

草
蜢
三
子
全
力
演
出
，
落
力
唱
跳
三
小
時
，
活
力

充
沛
，
交
足
二
百
分
，
愈
看
愈
興
奮
又
感
動
。
有
句

老
話
：﹁
成
功
非
僥
倖
。﹂
草
蜢
於
一
九
八
五
年
成

軍
，
至
今
已
三
十
一
年
，
每
次
開
騷
都
一
票
難
求
，

保
持
長
紅
，
就
因
他
們
的
專
業
精
神
。

草
蜢
音
樂
會
後
台
，
遇
見
陳
奕
迅
、
徐
濠
縈
夫

婦
，
徐
濠
縈
一
貫
打
扮
時
尚
，
陳
奕
迅
剛
完
成
長
達

十
九
個
月
一
百
三
十
四
場
世
界
巡
迴
演
唱
會
，
樣
子

看
上
去
有
點
疲
累
，
他
謂
正
在
放
悠
長
假
期
，
休
息

中
，
暫
時
未
有
工
作
打
算
，
更
隨
便
說
了
句
：﹁
不

做
了
。﹂
我
更
正
他
是
暫
時
不
做
。
陳
奕
迅
脾
氣
直

率
，
他
太
累
時
就
會
說
這
種
話
，
他
早
說
過
要
向
歌

神
張
學
友
學
習
，
學
友
才
剛
開
始
世
界
巡
迴
，
陳
奕

迅
又
怎
會
這
個
時
候
不
做
。
我
提
議
他
，
不
如
就
趁
此
空
檔
多

追
一
個
，
反
正
他
們
的
女
兒
康
堤
今
年
已
經
十
二
歲
，
長
得
亭

亭
玉
立
，
很
快
便
獨
立
。
徐
濠
縈
聽
到
，
愉
快
地
說
：﹁
這
個

要
看
天
意
了
。﹂
他
們
夫
妻
十
分
恩
愛
，
上
天
快
送
他
們
一
個

寶
寶
吧
。

草蜢為何能長紅31年？

百
家
廊

若
荷

楊天命

天言天言
知玄知玄

湯禎兆

路地路地
觀察觀察

查小欣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趙鵬飛

鵬情鵬情
萬里萬里

彥 火

琴台琴台
客聚客聚

吳康民

生活生活
語絲語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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